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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世情􀳁小说世情

青梅，原名张淑玲，蒙古族，黑龙
江省肇源县人，现任《大庆晚报》、掌尚
大庆编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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赵康达是花家大
队的大队书记，他的
家，四间大砖房，镶着
亮亮堂堂的大玻璃，院
墙都是用砖砌的，很
高，上面还拦上了铁丝
网。十几岁的孩子，跷
脚儿，也看不到院里什
么样儿。

赵康达家的大门，
是铁的，花家大队的
人，都见过他的小女儿
蹬着大门，骄傲地梗着
脖子荡啊荡的。

花家大队离浩德
五里地，每次听大队大
喇叭广播那儿演电影，

我都会和小伙伴们跑着去，每次都会偷偷
地瞄两眼老赵家。

赵康达家有两个姑娘，两个小子，那
时候两个小子一个姑娘已经工作，小姑娘
在县里上小学。

他们家有钱，有钱人身上就有一股霸
气。他家的姑娘那时就穿裙子，衣服袖子
都带着扉子，穿漂亮的白凉鞋，小姑娘用
的文具盒是海绵的。

除了这些，小姑娘小小年龄就有一
辆专属于自己的自行车，每次放假，她
都在花家大队的大街上来回骑，因为够
不着车座子，就在大梁上飞啊飞，像一
只花蝴蝶。

赵康达家的大女儿很有气质，骨子
里透着一种高傲，在中学里教音乐。衣
服穿得玲珑有致，不像乡下的一些姑
娘，把胸勒得扁平，好像和乳房结了仇
似的。

赵康达的大儿媳妇一连生了四个女
儿，就在她准备生第五个孩子的时候，他
们家出事了，赵康达有了外遇，一前一后
屯子的人都知道了。

赵康达和孙有才老婆好上了，屯人皆
猜测二三，但谁也没实据。

事发前几天，孙有才叔叔家孩子要
结婚，赶上放暑假，孙有才的老婆对当
老师的孙有才说，叔家孩子结婚是大事
儿，你学校放假，在叔家多待几天，帮
着张罗张罗。

正日子头一天，孙有才的叔，把孙有
才叫到一边，说儿媳妇改口的钱现在没着
落呢，儿媳妇的两个侄子送亲压车，钱也
不能少给，让孙有才想想办法。这么些
年，叔头回朝侄儿张嘴，孙有才不好拒绝，
就骑着自行车回家取钱。

到了家，天都擦黑了，孙有才的两
个孩子还在院子里玩，院里还停着一辆
大摩托，孙有才一边支自行车，一边
问：“你妈呢？”

孩子指指门：“妈说让我们在外边玩，
一会再叫我们进屋，屋里有一位老爷爷。”

二十分钟后，孙有才家的院子里，墙
头上，邻居的房顶上，草垛上，全是人，透
过窗户玻璃，只见孙有才低着头抽着烟。
赵康达已经骑着摩托回花家大队了。

屋里孙有才的老婆在嚎，理直气壮
的。两个孩子也在哭。

看着看着，孙有才起身将窗帘拉上
了，看热闹的人，也就悻悻地回家了。

再后来，孙家就搬走了。
这事以后，赵康达家就没得好。先是

他老婆看他们四孙女满桌的时候，孩子掉
进门口的粪坑里淹死了。三岁的白白胖
胖的满桌啊，还没等学会老赵家人的霸
气，纯纯净净的，就死了。赤脚医生将孩
子倒挂树上，连拍带控水，也没救过来。

赵康达老婆自责加内疚，不到半个月
竟也去了。赵康达平时里挺直的腰杆子，
像被人抽了筋似的，一下子就蔫了。

赵康达的大女儿是个极好脸的人，平
日里在单位像女神一样圣洁，不想自己的
父亲被人捉奸在床，还搞得妇孺皆知，再
加两位亲人的相继离去，还没出嫁的姑
娘，不久竟患上乳腺癌，三个月后，竟追随
母亲侄儿而去。

一年之内，赵家没了三个人，花家大
队是待不下去了。一个黑夜，赵康达家搬
走了，不知去向。

后来问及赵康达的大儿子可曾得子，
当年的老五是否生下来。村人答曰：他爹
不当大队书记了，能让他把老五生下来
么，七个月了，成形了，小鸡儿看得真亮儿
地，生生地打下来了，孩子妈当场就疯了。

三穷三富过到老，花家大队赵家大院
如今还在，也没有易主，大门仍旧紧闭，不
过，房子已经是花家大队最破败的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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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83年的春节，注定是最难熬的日子。
事情要从上一年说起。
那年高中毕业，因考不上大学，我选择了

在原高中复读。可谁知到了年末，上面下了
一个文件，要求普通高中马上取缔复读班。
作为过渡，学校可选择特别优秀的学生十几
人插入毕业班学习。期末，学校组织了一次
考试，不是尖子生便没有资格留下来。

寒假一放，我便天天在家等待复学通
知。可随着时间的流逝，失望的阴云越来越
浓重起来。春节到了，忧虑重了一分。元宵
到了，内心几被忧虑占满。其他学校开学了，
可我还是没有信息。

那几天晚上，我翻来覆去没有睡好觉。
母亲安慰说：“没有书读就算了，确实走投
无路可以跟你父亲做木匠，有门手艺，总饿
不死的。”

斧头、木刨、木凿，我实在不想跟它们打
交道。望着被木工器具折磨成微驼身子的父
亲，我伤心得要哭。

父亲似乎看出了我的心事，说：“你可以
到其他地方看看，有地方读书，就给你读。趁
我现在还能干活，养你一个还是可以的。”

不久，我收到同学林的信。他也失学了，
让我去他家玩，一起想办法。

第二天一早，我就坐车去他家，那里跟我

所居的深山小村风光迥异。
他的村子有一百多户人家，村外四周都

是平整的田地，只剩下一抹影子的青山在十
里路外。一条公路横在村北，向西五里便是
繁华的县城。村中心是长方形的大天井，南
北两面是门朝天井的两排整齐房子。白天，
鸡犬相闻，人们说笑声起伏不断。

见到他时，已是午后，他丝毫没有我想象
中那种沮丧的样子。

“不准备复习了，过几天就要在乡镇企业
上班。”一问，原来他已找到工作。

“声呢？”我想起复习班的另一个同学。
“声也不想读书了，这几天都在干农活。”

林说。他家离声的村子仅三里路，消息自然
可靠。

我一脸失落，好朋友们都另谋出路了，看
来，我也只有做木匠了。

父亲的严厉是远近尽知的，他对徒弟常
常责骂，对我也不例外，他平时很少在家，但
只要一到家，家里就像牢笼一般。他一天要
骂我许多次，严重时还会打。想到要在父亲
身边待上三年，我不由脸色发青，眉头紧锁。

林知道我的顾虑后，不断安慰我，他让我
先在他家过一个晚上，说是第二天送我进城。

傍晚，昏暗的灯光下，林的母亲和姐姐在
厨房准备饭菜，香味随着腾腾热气不断飘过

来。虽然中午基本没吃，但到现在一点食欲
都没有，想到明天将带着失望回家，还要让邻
居们笑话，我伤心极了。

在村里，我是唯一一个高中生。当初，人
们对我抱有很大希望，说我是未来的大学
生。但当前一次高考失利后，人们的脸色就
不同了，有人甚至嘲笑：“他能考入大学，
我把头当作脚，倒着走。”我气不过，想在
高复班认真学习，咸鱼翻身。可谁能料到，
高复班都不能读了，邻居们如是知道了，岂
不是笑掉大牙？

“那么多的学校，仅放不下我的一张书
桌？”我不觉长吁短叹起来。

外面全黑了。正要吃饭，门口走进来一
个背着书包的年轻人，仔细一看，我惊讶地
喊了起来，原来是兴，也是我原先高复班的
同学。

他跟林也是好朋友，说是来拜年的。
我问他：“现在在做什么？”

“读书！”他兴冲冲地说。
“考试通过了？”我心里咯噔一下：他平时

成绩没有我好，难道超常发挥？
“没考上，重新找的，现在在城里。”他爽

直地说。
他接着解释起来，他读的高复班在城郊

小学一个大会堂里，前面为教室，后面为寝
室，原先人数不多，后来许多被整顿下来的人
都陆续找来了，现在已达80人。

“还收人吗？”我急切地问。
“教室后面还能放得下桌子，应该还会

收。”兴笑着说。
我的眉头舒展了许多。
第二天，我找到那个学校。一番波折后，

便背着书包，走进一个属于自己的教室。

求学记
朱耀照

吴立春要注册一家五金类贸易有限公司。
注册新公司，首先要取一个寓意好又响

亮的公司名称。吴立春不想在这些小事上费
脑子，他太忙了，就想到了妻子徐莉。他手下
的三家公司名称在注册的时候，都是让徐莉
给取的名。徐莉是一个漂亮又小资的文艺女
中年，无论她给公司还是给女儿取名，都时
尚好听，且寓意深刻，让人耳目一新。到目
前为止，他的事业和家庭都经营得顺风顺
水，蒸蒸日上，虽然徐莉一直在家里照顾孩
子和家庭，闲时再舞弄一下文墨，从不过问
他的事业，但他一直认为妻子是他事业上的
风水和运气，所有功劳都有妻子的一半，就像
一首歌里唱的那样：“丰收果里有你的甘甜也
有我的甘甜，军功章啊有你的一半也有我的
一半。”所以，他一直深爱着妻子，也一直无条
件地信任着她。

但是徐莉能完全相信他吗？都说男人有
钱就变坏，这是亘古不变的真理。就算男人
自己不想变坏，扛不住外面的女人坏呀！更
何况吴立春事业有成，长得又帅，宝马坐骑，
西装革履，到哪都不要太有成功男人的范了，
哪个女人不觊觎？宁可信其有，不可信其无；
夫妻感情再比金坚，也经不起漫长岁月的洗
礼；要防微杜渐，防患于未然，别到时后悔都
来不及……这是闺蜜时时耳提面命她的话。

徐莉自有一套驭夫术。可闺蜜的话像袅
袅的春风，她的耳根子像细细的柳枝，时间长
了，春风吹得多了，柳枝不知不觉就软了。

收到吴立春的微信，徐莉放下手中的书，
仔细思索起来。五金贸易有限公司？全国应
该很多吧，太大众化的名称一定用不了，必须
要很特别的。她在网上搜了一些类似的名称
参考了一下，又翻了翻唐诗宋词，再结合他们
一家三口的姓名，编了有十几个两字和三字
组合的名称，发给了吴立春。当天晚上，吴立

春回来并没有说什么。第二天，吴立春才发
信息告诉她说，没有一个能用的。她只好重
新取名。这一次，她又取了十几个生僻的名
称，都是三字组合的，连古代的词牌名都用上
了，“满江红”“满庭芳”“水龙吟”“齐天乐”等，
心想这次一定可以了吧。谁知到了傍晚，她
正在厨房里做饭，女儿在客厅里写作业，吴立
春打来电话说，这些名称电脑一个都过不了，
还要重新取名。

徐莉感到十分不解，这么生僻的名称，难
道都被别人注册过了吗？难免有所埋怨道：

“啊？这么麻烦吗？我真是绞尽脑汁了。”但
她还是一边烧菜，一边在手机上编辑新名
称。她想到了一些古代神兽和神器的名字，
朱雀、青龙、麒麟、凤凰、元凤、鲲鹏、青
鸾；东皇、轩辕、昊天、伏羲、崆峒、玲
珑、追日……这些闪着寒光与火焰的名字，
用于五金公司名称再相称不过了。可当她正
要把这些编好的名称发给吴立春时，吴立春
却发来信息说，名称已经想好了，是别人帮想
的，叫她别再费劲了。

“什么名称？”她失落地问。
“雅洁。”他回道。
什么？徐莉张大了嘴巴，差点惊掉下巴，

这么甜腻的名称，能用于五金公司吗？倒很
符合日化用品类，也像卫生纸、卫生巾的名
字，更像情人的名字……一想到“情人”二字，
徐莉的心里像堵了团棉花，快郁闷死了。这
怎么行？她必须要把她的想法告诉他，给公
司取名很重要，可能关乎公司将来的运势，不
是随便取的。同时她也将新编好的名称发给
他，不然这两天她全白忙活了。

但是一切都晚了。他又打来电话告诉她
说，代理人已经为这事忙了整整一天，直到现
在，也就是刚刚才把公司名称注册好，不可能
再改过来了。她取的几十个名，电脑都通不

过，只有“雅洁”能通过。他还叫她不要瞎想，
也不要生气，名称只不过是个符号而已，叫什
么都无所谓，一切事在人为。

她还能说什么呢？放下手机，她像突然
被抛弃了一样，心里空落落的。想到吴立春
手里原来的三家公司都是她给取的名，其中
两家还是用她的名字注册的法人，虽然她从
来不管公司的事，但她能感受到他是在乎她
的，一切都在她的掌控之中，她的地位一直
是神圣不可侵犯的。可现在，新公司名称却
被别人取代了，也不是用她的名字注册的，
她怎么突然有种不祥的预感，好像有人要摘
她家的桃子呢？左思右想，她真的不相信那
么多好名称都不能通过，偏偏“雅洁”这么
普通、庸俗的名称通过了，这期间会不会有
什么蹊跷呢？

都说女人的第六感是非常精准的，堪比
福尔摩斯。顺着这股说不清道不明的直觉，
徐莉的脑子里像放电影一样，把吴立春最近
的一举一动都过了一遍，甚至脑补出一个温
婉柔媚的女人，正笑盈盈地和他讨论公司名
称，而那个名称，就是女人的名字……

等到晚上，吴立春回来了，满脸的疲惫与
不堪，甚至无奈地对她说：“真是奇了怪了，你
想的那么多好名称都不能过，偏偏‘雅洁’随
便一试就过了。这个名称呀，是合伙人老韩
老婆的名字。早知这样，就不叫你费那么大
劲取名了。”

徐莉听到自己的心“哐当”一声着了地，
脸上却是哭笑不得。

取 名
雅 鱼

安庆菱湖公园建于1920年，为皖省首座公园。
二十年前，余曾多次前往游览，现虽鲐背之龄，仍心
向往之。

入园闻鸟嬉戏啾，
尽赏湖光羡鱼游。
夺目尤为花木景，
千红万紫共晴柔。

冬日感言

万物蛰伏三九冬，
忆回陋巷居艰辛。
推窗常有罡风入，
启户曾经积雪封。
唯恐炉中断薪火，
继忧榻上缺絮衾。
天翻地覆人间换，
纵是严寒犹似春。

菱湖公园记游
（外一首）

孙 琦

天龙关

回忆轻松。因为暂时逗留
需要省略或捡起部分过去的光影
青山碧水总会给人安慰
电脑键盘上的几个拼音字母
像跳起的水漂，直接越过了
古关隘的战场自叙
但历史的烟云，陷在云雾之间
隐隐传来嘶喊声，在山谷回荡

水里的巨石，仍未解甲归去
认命或挣扎
在希望的后门埋下伏笔
它们变成时间替身
与鸟鸣同在。作为自然的一部分
与飞身而下的瀑布
一起弹响山水之弦

青竹不动，风就不会远行
花草躬身施礼，学会与君一别
露水也食尽人间悲欢
星辰升起，槐荫树在七仙女的
传说里甩了一把水袖
秋天打马而来
在天龙关赴山水之宴的人们
都会不约而同相视一笑

洗腹溪

流水欢快。绿油油的水草
接力追赶远去的水花
像追赶一个悲壮传说
把故事请回源头
让美好的愿望清澈见底

一条小溪，容不下一片云彩
但洗亮了一个传奇
一条小溪，让光阴暂停
是非转眼水落石出
一个善念，就可以扭转乾坤

在这首诗里，我放弃使用那个词语
就像我不愿把那两个字
连在一起，变成一个动作
有时，省略重建了人间色彩
如同三尺蓝天，也有一念天堂

一条小溪，不谙世事
流经此地。星光拜谒，擦古亮今
略懂音律的水啊
跟着一条小溪喊疼
让人脱胎换骨。让人痛改前非

天柱山

从远处遥望，浅山、河流、山村
在低丘之上踮脚张望的秋风
围绕天柱峰而存在
自然的旧伤，为美妙的山水
定了格调。无穷的想象
像一枚彩色橡皮，擦去侧面的暗影
让山体格外棱角分明

眼前的高山，在一幅画里关掉声音
仿佛丢弃了它坚实的纹理
葱茏的树木，纷纷逃离生长的语境
看不见流水，低处的事物
无法用距离，临摹它的幽暗之美
漫长的等待，就在抬头瞬间坍塌

一座山，只留下侧影供你
想象或复原。我用寂静为它添加鸟鸣
用隐秘的小径，帮它运送庞大的孤独
用记忆的光影恢复它的
飞瀑、流泉、龙潭、奇峰、巨石、古松
我准备好了作为一棵青草
在一块失而复得的荒坡摇曳

水吼诗简
孙大顺


